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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
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平台由线下
转至线上。在线上教学成为中
文教育“主课堂”的背景下，
如何转变思路，调整教学方
法，中文教师们一直在思考并
在不断实践探索。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助
理、副教授岳岩（右）带领华裔青少年“云游”故宫。

我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始于 2008 年，
迄今为止，教过的学生年龄低至 4 岁孩
童、高至 70 岁的老人，其中包括大学生、
中小学生、政府部门及企业工作人员、退
休人员等。面对具有个体差异的汉语学习
者、面对不同类型的汉语课程，要想给学
生呈现一堂精彩而不枯燥的汉语课，着实
需要老师在备课环节动一番心思、费一些
脑力。

提到备课，作为教师应该都会想到备

学生、备教材、备教学方法等方面，而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所需要备的“点”
远不止这些。以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
院和汉学系所教课程来看，一堂对外汉语
课，无论课时长 45 分钟 （一对一汉语
课），还是 90 分钟 （汉学系本科生汉语
课），抑或是 135 分钟 （孔院学期课晚
班），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线下面授课
程，老师在备课时都应考虑到这些问题：
这堂课针对的是什么样的教学群体？主要
教学内容是什么？课堂上运用哪些教学方
法？最终要达到怎样的教学目标……

因材施教——备“学生”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作为
对外汉语教师，在接手一个新班时，首先
要熟悉全班学生的名字。由于学生来自不
同国家，有些特殊名字的拼写和发音对我
来说难以记住。我的做法是先从视觉上记
住较难的名字，然后第一次课让学生做自
我介绍时，仔细聆听并重复学生的名字，
再让学生确认我说得是否正确。这样不仅
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还可以避免课
堂上叫错学生名字的尴尬。

其次是要了解学生的职业、身份及学
习汉语的动机。在第一次课初次相识、相
互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了解学生的
一个契机，同时还可以抛出“你为什么

学习汉语”这个问题。另外，从学生做
课堂互动练习和课堂表现的积极性上，
教师也可以大致看出学生的个性。了解
这些便于在备课时有针对性地选取学生
感兴趣、难易程度适合的内容，从而做
到因材施教。

与时俱进——备“教材”

作为老师，在拿到教材时，第一时间
就要了解其结构与内容。我会关注出版时
间、书中涉及的主题及相关语法点，概览
整本教材。同时，根据所教班级的课时设
置来制定一学期的教学计划。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的“与时俱
进”可以让学生了解更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和信息，而不只是局限于课本知识。如果
所用教材的出版时间较早，里面个别内容
已过时，教师可根据情况在课堂讲解时删
减教材中不实用的内容，补充学生感兴趣
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时事”内容。

备“教材”时，PPT 课件的制作对我
来说会耗费大量时间。从学习内容的选
取、版面设计、字体字号字色的选用，到
图片搜索筛选以及动画设计等，都从学生
视角出发，让学生在观看和听讲时更易于
接受和理解。另外，备课时针对教材上涉
及的内容，不管是汉字、词汇、语法还是
课文，都要从学生角度来设置一些问题，

找出恰当的解释和回答，对于学生提出的
问题老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宁多勿少——备“课量”

在与同事进行汉语教学探讨时，曾有
老师说起课堂上把自己当堂课所备内容都
讲完，距离下课还有很长时间 （因为我
们孔院的学期汉语课是每次 3 课时，即
135 分钟），自己也没料到这么快就讲完
了，一时间竟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
如何继续。

我想这涉及的是教师每次备课量的问
题，考验的是老师随机应变的能力。备课
量的多少通常取决于所授课程的级别和课
堂持续时间，从我个人经验来说，每次备
课时在数量上尽量做到“宁多勿少”，以
避免课堂上出现师生“无话可讲”“无事
可做”的尴尬局面。具体做法是教案中的
必要学习内容准备充分之余，在正常备课
量的基础上再额外补充一些诸如游戏性的
课堂活动练习，或是与当课所学内容相关
及难度合适的短视频 （5分钟以内），以备
不时之需。

只有做到“有备而来”，才能得心应
手地处理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轻松上好
每一堂课。

（作者系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孔院汉语
教师）

有“备”而来 轻松上课
王玉燕

王玉燕在给学生上课。

中国人用虚岁来纪年。孩子刚生下来就是1
岁。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认为没有周岁纪
年科学。周岁和虚岁是两种不同的纪年方式：
周岁纪年逢生日长 1 岁，虚岁纪年逢新年长 1
岁。事实上，虚岁纪年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
尊重，即从受精卵成型开始算起。所以，孩子
一出生，就记为 1 岁。对此，汉字的记录非常
清楚。

汉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声符“台”，从
“台”的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始”。“始”字东
汉 文 字 学 家 许 慎 在 《说 文 解 字》 中 解 释 为

“女之初也”。所谓的“女之初”，其实就是
“女人成为了女人”的意思，指的是女子受孕
成功，这才是作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女”
人真正的“初”。

受孕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命一定会顺
利生成，因为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历程。
在该过程中，受精卵需经受考验——是否合
格，是否值得被孕育，至少要经过 12 周的时
间。所以中国人在受孕成功的前 3 个月都非常
谨慎。

如果受精卵能够经历前3个月的考验，那就
会成“胎”。所以许慎在 《说文解字》 里解释

“胎”字为“妇孕三月也”。传统中国医学认
为，母亲怀孕 1 个月为“胚”，怀孕 3 个月为

“胎”，二者合称为“胚胎”。
如果受精卵比较柔弱，不能顺利通过前3个

月的考验而流产，那就是“胎败”，也就是
“殆”。“殆”是生命孕育孵化过程中的失败。
“殆”在古代典籍中是个常见字，如果我们了解
到“殆”的本义，对一些文献的理解就会更深
入。比如 《孙子兵法》 中“知彼知己百战不
殆”，指的是作战双方都有自己的策略和计谋，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让自己的策略和计谋不会
中途被破坏而顺利实施。

在 经 过 艰 苦 抗 争 之 后 ， 受 精 卵 开 始 成
“胎”，从胎儿的角度来说，便是具备了人形。
因此，“孕”就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成“子”。

“Yùn”这个发音在汉语体系中含有“藏于内”
的意思，比如“蕴含”的“蕴”就是藏于内
的。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也开始“显怀”，这就
是“身”。甲骨文的“身”字，就是一个人肚子
变大的样子。今天我们还能在方言中听到把怀
孕称为“有身子”或者“有身孕”，“身”用的
便是这个意思。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对外汉语系主任）

夏 天
林嘉韵 （9岁）

夏 天
林嘉韵 （9岁）

（寄自荷兰）（寄自荷兰）

汉字里
的故事

（一）

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
社会、民俗等，是记录中华
文明的“活化石”。同时，汉
字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认
知和价值取向，既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

从 今 日 起 ， 本 版 推 出
《汉字里的故事》系列，对汉
字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进行解码。

汉字里的生命
孟德宏

线上教学成国际中文教育“主课堂”

云端中文课催生教学新模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文教育机构转战网络

2020 年 3 月 7 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
校“孔子数字课堂”正式开课。让该校校董麻卓民
没想到的是，在第二期直播时段，在线听课人数
突破 2500 人，占 5 个校区注册学生的 80%。同时，
网络课程向社会开放，非本校学生参加听课的达
350人。

“孔子文化学校的教师以新颖的上课形式，让
中文课堂走进学生的家里，甚至让很多父母也忍
不住和孩子一起上起了中文网课。”在麻卓民看
来，此次网络教学的尝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不仅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提升了老
师们的教学水平。

正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适时做出改
变一样，各中文教育机构也逐渐转战网络——各国
孔子学院推出线上教学；网络中文教育平台“中文
联盟”推出了一系列示范课、精品课；海外中文学
校推出了线上中文课。

4 月中旬，意大利教育部联合媒体推出的电视
网络课程“电视学校”开播，任教于罗马国立住读
学校的国际中文教师陈晨正是初级中文课程的设
计者、策划者，并参与了录制。“课程内容很全
面，对我的中文学习很有帮助。”听了该课程的学
生如是说。

相关专家认为，虽然疫情给国际中文教育带来
冲击，但大规模的线上中文教学实践为今后中文教
育网络化、信息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催生了新
的中文教学模式、教学形态。

如何适应多变的课堂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助
理、副教授岳岩撰文认为，疫情期间，线上中文教
学保证了教学的顺利进行，其优势也很明显：不局
限于课堂人数，不受时空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
进行学习，实现碎片化、个性化的教与学；网课的
教学资源丰富，媒体多样，易于获取、传播、分享

和保存，不需要像传统课堂一样记笔记；教师可以
借助线上通讯工具及时地将与教学有关的内容、资
源、计划、通知等告知学生，节省了信息流通的时
间和成本。但也存在短板：线上师生之间的教学互
动没有传统课堂频繁，学生之间的互动则更少。线
下课堂师生、学生之间的近距离互动更多，互动情
境也更真实，师生更容易产生共情。老师无法像课
堂上一样观察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对学生
的自律和自控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公派中文教师宋晶
晶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开展线下教学时，她擅长
运用游戏教学法，比如针对华裔孩子识记汉字不易
的问题，使用bingo词卡帮助其认汉字。“具体操作
是老师将课本词汇输入bingo在线制作网站，随机生
成不同顺序的 5×5 排列的 bingo 词卡，发给学生。
老师依据词汇表读出生词，学生在bingo词卡上找到
老师所读的词语，横、竖、斜 5 个词连成直线即为
bingo，可以奖励得分。每次面授课复习词汇的时候
学生都期待地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玩儿
bingo？’”宋晶晶说。

但将这个在线下教学期间备受学生欢迎的游戏
搬到线上课堂时，宋晶晶发现其并不能很好地适用
于网络教学，“百试不爽的bingo在网络教学上遭遇
了滑铁卢”。宋晶晶只好反复尝试，数次修改，才将
bingo游戏再次上线。让她欣慰的是，游戏终于得到
了孩子们的认可。“游戏教学法在面授和网课应用的
反差使我明白，作为老师只有及时调整教学方式，
才能适应多变的课堂。”宋晶晶说。

科技赋能中文课堂

相关专家认为，疫情期间的线上中文教学让教
师们有新的视角去看待国际中文教育，也开始重新
认识科技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关系。

8 月 18 日，2020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魅力北
京·多彩华夏”中华文化体验线上夏令营营员正式
开启了云游北京以及中华文化体验之旅，首站选
择的是故宫。

如何在两节课的时间带领华裔青少年在云端深

入了解和感受故宫并隔着屏幕也能有身临其境的
感受？课上，岳岩副教授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顺口
溜、动画故事、图片、自编自导自演并参与制作的
实景视频等多种呈现方式，带领营员们一步步沿着
故宫中轴线穿过午门，走进故宫的前朝三大殿——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来到后廷三大宫
——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漫步御花园之后，
悠游穿出神武门。

就此，相关专家指出，“云游”课堂是全新的教学
模式，是现代科技手段为网络课堂增彩的成功实践。

科技不仅推动了线上中文教学模式的改变，也
为用户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于去年 10 月 25 日正式上线的“全球中文学习
平台”汇聚各类中文学习资源，打造能够随时随地
自主学习中文的网络学习环境。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31 日，该平台的用户已经达到 64.7 万，覆盖 152
个国家和地区。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平台智能化
和个性化的特点功不可没，因为融合了智能语音和
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为每个学习者定制个性化
学习方案，并支持实时反馈，这对用户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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